
“大相变”来了，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吴冠军：

当“确定性”开始退场，思想依然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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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改写，“打掼蛋”成了“三国杀”

生活周刊：您说现在是“大相变”的时代，什么是

“大相变”？

吴冠军：我是受到物理学的启发。“相变”在物理学

上指物质从一种相态转变为另一种相态的过程，比如

水变成冰块、金属熔化成液体。我借用这个概念，来形

容今天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

生活周刊：“大相变时代”意味着什么？

吴冠军：首先，时间被大大压缩了。当然，一天还

是24小时，一小时还是60分，但人类对时间的主观感

受变了。在农业社会，时间是匀速流淌的，年复一年没

有多少变化，人类体会到的时间是很慢的。进入工业

社会后，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纷至沓来，时间开始加速；

到了信息社会，时间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兴起后，这

种加速愈发明显。

其次，“游戏规则”改了。打个比方，以前是“打掼

蛋”，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手，规则总是确定的，你要做

的是利用规则，打出漂亮的牌。拿学习来举例，我比别

人勤奋一点，多刷题，成绩可能就上去了，成为家长眼

中“别人的孩子”。但如今玩的是“三国杀”，规则不再

是既定的，它本身就在不断变化。

这意味着什么？既有经验失效了，路径依赖不再

可靠。过去人们习惯给年轻人铺好路，让年轻人照着

走，年轻人不愿意，我们会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

米还多，你听我的就行了。这在过去确实是成立的，但

在今天，它成了一种傲慢。你如果用老经验玩新游戏，

会吃大亏。我经常和我们学院的老师交流，我说时代

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我们以往读过的书、掌握的知

识，真的不算什么。作为老师，这是很难受的事，但必

须调整心态，认真对待。

生活周刊：您的一个观察很有意思——感到无所

适从的不仅仅是家长和老师，年轻人也很焦虑乃至恐

慌。这又是为什么？他们可是数字原住民啊。

吴冠军：因为大相变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我称之

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这话听上去很绕，需要仔

细分析一下。生活中，我们是依据自己所知道的事做

决策的——我知道今天要下雨，所以出门会带伞。但

是如果我们知道，未来什么都不能确定呢？用马克思

的话说：“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假设你寒窗

苦读十几年，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但是——你念的

专业有没有前途，不知道；面前是坦途还是深渊，不知

道，你就很容易陷入恐慌。正因为00后是数字原住

民，他们对此会更加敏感。

转换认知，让思想带给你勇气

生活周刊：面对这种焦虑，我们该怎么办呢？

吴冠军：要转换认知范式，跳脱出经典思维，学会

运用量子思维。人类遇到问题，习惯回头翻经典，试图

理出事情的线性因果，获得确定性。处理常规问题的

时候，这样做是有效的，但在“大相变时代”，经典就不

够了。比方说，柏拉图完全不知道ChatGPT、豆包，他

只能基于他的知识储备进行思考。今天，人工智能高

速发展，人类社会面临颠覆性变革，我们需要的是量子

思维。

量子思维承认世界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充满了不

确定，也有无限潜能。把握世界，就要打破僵化的思维

模型，在实践中不断思考、调整认知。当代人类社会的

问题，柏拉图、康德都没有思考过，我们必须自己面

对。我并不是说不要读经典著作，我的意思是，经典著

作包含的不是一个个知识点，我们要学的，是大思想

家、大哲学家的思考方式，以及掌握思维的能力。所

以，学习仍然是重要的，我们要多阅读、多思考，让大脑

870亿个神经元彼此放电，产生很多奇思妙想。这些

奇思妙想，将给予你面对复杂世界的勇气。

生活周刊：思想会给予人勇气？

吴冠军：是的，当你用思考的方式面对不确定性的

时候，就不会陷入恐慌。思维让你勇敢，认知带给你勇

气。我跟学生说，今天你的教授也不可能给你吃“定心

丸”，告诉你“只要考研成功，人生就一定顺利”，你必须

学会自己去思考。那么，读点哲学就很重要，哲学锻炼

思维，还为人生提供有意义的支撑。

生活周刊：学生要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不是也

要变？

吴冠军：课堂不能是老师一个人讲、单向输出，好

的老师要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力，大家一起交流、沟通、

讨论，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学生的表现如何，是不是在积

极思考。这样一来，分数和成绩不再重要，我们更看重

过程性。这对老师当然是很大的挑战，过去很多名师，

用一份教案讲好几年，今天完全不可能，你要随时更新

自己的知识结构、迭代自己的认知范式。这会很辛苦，

但是我想，帮助学生形成自主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本就

是大学的责任。

“茧房”不可怕，学会与AI共生

生活周刊：您怎样看待“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反

而局限了我们的认知”？

吴冠军：对茧房的担忧是有洞见的，但我想追问：

茧房究竟是谁制造的？实际上，是使用者自身的视野

局限性，让算法投其所好，只推荐使用者想看的内容。

问题出在使用者这个主体上，而不是作为工具的算

法。人类对算法的担忧，其实是对自身局限性的投

射。要解决的恰恰是人的问题。

其实前算法时代也有茧房，有的人一辈子没走出

过家乡，只跟几个人打交道，那他就一直待在茧房里。

算法时代的好处在于，你可以打开自己，像游牧者那样

四处游荡。你老是不动，待在某个境地里，当然会形成

“茧房”。

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人类要发挥主体性，驾驭

AI，而不是被算法锁住。

吴冠军：我不喜欢“驾驭”这个说法，更愿意使用“共

生”的概念。人和技术一直是共生关系，这很反直觉，但

事实就是没有技术，人类将寸步难行。荀子说，人“力不

若牛，走不若马”——人力气没有牛大，又跑不过马，却

能驱使牛马，为什么？“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不是

有特异功能，而是善于借助技术。你想想，如果没有技

术进步，人类文明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吗？

我认为，人类和技术早就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只

不过随着AI兴起，人类的心态出现了变化。AI迭代太

快了，快到令人恐惧。我是写古典诗词的，之前自我感

飞速变化的今天，一切都不再稳定。时间被压缩，规则在改写，既有的经验加速失效。一切固定的

东西都烟消云散，当代人在这片烟云中四顾茫然。面对学生、家长、青年教师的困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

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常说，我们已迈入“大相变时代”，认知更新和思维迭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重要。因为当“确定性”在这个时代开始退场，思想，依然是人们面对复杂世界的永恒“武器”。

当经验化为流沙，多阅读、多思考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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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爱在奇点临近时》《再见智人》等。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我是70后，今年50岁。回想我年轻的时候，一

天是一天，一个月是一个月，日子过得十分平缓。”在近

日由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建投书局等联合主

办的第十六季第四期建投读书会上，面对底下一张张

或青春或沧桑的脸庞，吴冠军有些感慨。他回忆往

昔，又很快拉回现实：“现在不一样了。别说一年、一

月，你躲进深山老林两三天，出来就感觉世界全变了。”

“时间被压缩了。”他如是说，一个生活在21世纪

的人，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资讯和知识远超古人。

而随着大量信息涌入和涌出，我们对时间的主观感

受也不断加速，所有事情都在高速旋转。

然而，人类在生物构造层面上并没有发生质变，

也就是说，技术已进步到后现代阶段，我们的身体却

仍然停留在前现代。于是紧张、焦虑、迷茫在所难免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吴冠军能从自己学院的“青椒”身上，强烈地感受到

年轻教师的不安和沮丧。

吴冠军是20世纪90年代念的大学，那时候老师

在学生眼中还自带光环。“那些名师，课后一定会被

我这样求知若渴的同学围起来，解答各种疑问。”此

情此景已不太能在如今的校园里见到了。事实上，

在很多高校的课堂上，学生抬头率成了考核指标。

一门课如果抬头率太低，可能被判定为“水课”。

但如果一个学生突然抬头，老师会心里一紧。

“他可能指出你哪里讲得不准确，或者直接点你：老

师，你讲错了。”吴冠军说，“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你讲

得对不对，他用AI一查就知道。”资深教师尚能应付，

年轻教师就容易尬住，甚至对教书育人的意义产生

动摇：AI已如此强悍，老师还能做什么？

这时候，身为院长的吴冠军要充当“心理按摩

师”，加以劝慰和引导。他告诉年轻老师：放平心态，

适应环境，发掘自己不能被AI替代的特点。

“这有难度，但必须做好，这样才是对学生负

责。”吴冠军说。其实，当前每个人都置身大变局，不

仅老师感到困惑，初谙世事的学生更是无措。据吴

冠军观察，别看00后学生能熟练运用大语言模型，内

心却被恐慌感笼罩：他不确定AI会不会取代自己的

专业，苦心打磨的技能会不会转眼就过时，值此之

际，倘若老师不能托一把、领一程，大学之为大学的

价值何在呢？

9月初，华东师范大学开学，在政治与国际关系

学院的新生家长会上，看着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家长，

吴冠军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已迈入“大相变时代”，过

去的经验失效，家长、老师、孩子都要改变，进行认知

更新和思维迭代。“学习仍然很重要，但重要的不再

是学习‘死知识’，而是掌握思维的能力。”

在“经验”的流沙之上，保持站立觉还蛮好的，但是现在AI的古诗写得越来越好了，搞

得我都不太想写了。就是说，以前人觉得能主导技术，

现在不行了，甚至在不远的将来，AI能自我改进和迭

代，更深度地参与到生活中。将来可能是“人—机共生

共作”的环境，我们要重新思考人类主体性，准备迎接

“新人类”与“新智慧”。

生活周刊：这恰恰是很多人担心的，希望控制AI

的发展速度。您怎么看？

吴冠军：确实有众多学者呼吁把AI置于人类控制

之下，马克斯·泰格马克就认为，再不给AI减速就来不

及了。杨立昆则认为AI没那么厉害，没必要喊“狼来

了”。其实杨立昆和泰格马克是一体两面，只不过他认

为AI不足为虑，否则他也会喊停。

我和他们有过交流，我说，首先硅谷就不可能听你

们的话停下来。其次，你们的担忧从哲学角度分析，属

于二元对立思维，把人和AI对立起来，害怕人类被AI

控制。我不这么看。人和AI是共生的，AI在很多方面

比人类强，人类正好以此为镜像，审视自己。这不是很

好吗？

生活周刊：您在工作和学习中使用AI吗？

吴冠军：用，而且帮助很大。我的研究是跨学科

的，涉及量子物理、生物学、神经科学、数学。以前没有

AI，我只能尽可能地阅读文献来学习，但面对专业领域

的学者还是会露怯。而现在，即便面对院士、诺奖得

主，我自信问出的问题，都不会让对方觉得我是个外

行。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自己会被AI取代。AI能解

数学题、写诗、生成视频，但它能解决国际问题吗？不

能。涉及人和人关系的事情，只能人来处理，但AI可

能带来全新的视野和思考。

讲座现场，吴冠军向观众分享他对“大相变时代”的思考。

建投读书会成为这场思想交流的场所。


